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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范畴和建制原则。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则，从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

的生存境况出发，解剖了现代社会的资本关系实质：资本僭越为统治一切存在的以物为表现形态的主体

性存在。资本主体统治下主体的人沦为剥削与奴役的对象客体，表现为人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虚假主

体，深陷主体生存危机和主体意识危机之中。拯救人的主体困境，推动社会历史进步，需要以“资本批

判”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人从资本奴役的现代劳动中获得解放，不仅是现代人主体困境的解救，

更是人类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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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pital is the essential category and founding principle of modern society. Based on the philosoph-
ical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dissected the essence of capital relations in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the laboring masses and the proletariat: capital has usur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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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elf as a subjective being that rules all existence and takes objects as its manifestation. Under the 
rule of the subject of capital, the human being is reduced to the object of exploitation and enslave-
men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human being is a false subject based on the depend-
ence on things, and is deeply trapped in the crisis of the subject’s existence and the crisis of the 
subject’s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save the subjective plight of human beings and promo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it is necessary to criticiz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the theme of “capital crit-
icism”.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modern labor enslaved by capital is not only the 
rescue of the subjective predicament of modern human beings, but also the self-redemption of hu-
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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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哲学归根结底总是作为本质意义上的人学，其终极追问都是在为人的存在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在探究“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更加直接、彻底，它揭示了资本关系的实质，进而以全人类

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旨趣。行至二十一世纪，尽管时代变迁，但资本原则仍是现代社会发展

的基本建制没有变，主体性危机在资本的扩张进程中不断加深。因此，仍有必要接续马克思资本主体性

批判理论研究，在马克思的指引下找寻走出困境的光明大道。 

2. 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觉醒与主体资本化实质 

近代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与探寻自身定位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动社会制度

与哲学革命纵深演进。启蒙理性推动主体性原则在哲学上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启现代社会的大门，

它们互为“盟友”是资本主义形塑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物质力量。 

2.1. 理性：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18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科学理性的结果，同时作为理性的强大物质力量展开对宗

教迷信和政治权威尖锐进攻，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之风已悄然形成。理性与主体性的“羁绊”就此展开，

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通过演绎或实验，内在反思与外在实践后的理性结果，肯定了人的某些确定性

观念为知识的普遍形式，并以此建构起客观世界的形式与意义。正如培根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理性

确证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理性”向内确证了人的存在理由和主体性意义，这在笛

卡尔哲学中得到了清晰的影像。“我思故我在”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第一次正式表述，对来源于感觉的外

部世界普遍怀疑的思维活动，恰恰证明了“我”是存在的主体。怀疑与反思的启蒙理性祛除了上帝和信

仰的存在意义，确证了“我”的主体地位。此后，黑格尔哲学更是把主体性原则推向“绝对”的地位，基

于“实体即主体”重新建构了理性主义的世界图景。人是作为抽象的自我意识的人，事物、客体则是由

自我的意识通过外化而设定的物性。“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

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 (p. 523)。” 
人的理性对自然宇宙的神秘性与宗教礼法的权威性的祛魅，彻底将人性从物性和神性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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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依赖于任何异己的力量，人作为主体被重新认识。 

2.2. 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共谋” 

理性作为一种现代精神特质，重新定位了人在世界的位置。但当启蒙理性作为一种“理性中心主义”

规训着现代社会生活各领域时，就已然丧失了质疑与反思的精神内核，成为压制异质因素的专制话语。

“启蒙理性在破除迷信的同时确立了对自身的迷信，在反抗权威中确立了自身的权威[2]。”理性成为了

一种形而上的绝对力量。“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3] (p. 269)。”为实现增殖，资本在

经济领域形成了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当生产目的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商品的

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存在都通过价值被磨平和同质化。资本作为这种价值抽象的最高点，一种同

质化的抽象力量就生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分析商品揭示了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它不仅

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

的怪诞”[3] (p. 88)。 
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注定了二者的“共谋”关系是历史的必然。双方彼此支撑、

互相拱卫。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共谋”，建构起了一张巨大的同一性织网，一切物和人都受到精神

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抽象统治而不自知。 

2.3. 资本僭越为主体性存在 

资本逻辑与绝对理性的联姻形成了一股无形的抽象力量，这种抽象力量通过“交换原则”和同一性

的社会规则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马克思尖锐地揭示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

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 (p. 46)。在这里，资本关系是最根本的社

会关系，以此，资本将自身建构为“大写的主体”，一切存在都只是资本主体统治的对象客体，包括主体

的人仅是资本增殖的工具，沦为消极的、羸弱的、异己的客体存在。资本关系统治着人的关系，人的逻

辑被淹没在资本逻辑的总体发展之中，人的主体性再度失落了。 

3. 审视人的现代生存境遇：资本主体统治与人之主体消解 

作为特定经济关系反映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目的，绝不是同古典经济学家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而是深入研究资本的实

质，并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资本与人的矛盾。 

3.1. 虚假主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得益于资本对一切社会关系的重塑，资本将人从以往强调血缘、地缘的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把人

从对共同体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普遍承认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但是，当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关系的尺

度时，人对以货币、生产资料等以物为表现形式的资本的追逐和迷恋程度就加深了。 
首先，是资本与劳动的悖反逻辑下的劳动异化。劳动原本是个体自由可支配的活动，通过劳动可以

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和实现个体的发展。但当劳动与劳动资料分离，成为资本关系交易场景中的可变卖

的商品时，劳动结果表现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

价值、越低贱”[5] (p. 158)的事实。劳动不再是对劳动者的人的本质的确证，反而作为一种奴役和压迫人

的异己力量。其次，资本关系下是人不得不接受物化的事实。尽管工人意识到了劳动异化的事实，但也

不得不被继续当作工具。因为工人只有在生产并不断加强资本这一敌对力量，才能勉强活下去，如果资

本家的工厂倒闭了，工人也无法存活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人就是处于越是生产得多，越是得

到更少，越得要加强对资本依赖的状态。随着劳动力受支配于资本，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日益沦为劳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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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呈现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的颠倒现象。最后，资本与科技的联姻使得人彻底沦为机器的附

庸。“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

质力量。”[4] (p. 580)机器的自动化运作大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繁琐程度，但却是把工人固定在了某一

生产环节上，单调、枯燥的去技能化的劳动方式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现代社会的人终于摆脱

了传统社会对人的依赖，却又陷入“物”的驱使与奴役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境况与主体性实质。 

3.2. 生存危机：资本主体对生命体的宰制与漠视 

当资本僭越为主体，就实现了按照不断增殖的本性意志盲目地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资本把劳动者

视为同生产资料一般的纯粹客体，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实际上是资本逻辑的具体规定，这是对生命

体的人的宰制。 
首先，资本主体对作为生命体的人的生存需要的漠视。劳动的界限不是以劳动者恢复正常状态所需

时间，而是由达到劳动量的极限消耗来确定。资本完全漠视了人的生存作息、生长发育以及维持健康的

基本需求。“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

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5] (p. 160)。”在资本面前，人的类特性被降格为动物性，人的作为人的生存、发

展条件遭到威胁。 
其次，资本主体对作为生命体的人的生存时间的侵占。当劳动量被用以劳动时间量化，资本与人的

生命就因时间关联起来。工资的模糊界定、生产过程与增殖过程界限的隐匿，资本得以用剩余劳动时间

篡夺劳动者的生存时间。机器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昼和夜的界限，24 小时持续不间断生产成为可能，这极

大地侵占了人的生存时间。时间的自然属性和属人性逐渐沦为资本属性。特别是现代社会的非物质劳动

更加模糊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的界限。当劳动的形成变成抽象的脑力劳动，工作时间就会趋向

于扩展到整个生活时间之中。一个主意或一个想法不仅会在你的办公室里出现，而且也会在你洗澡或做

梦的时候出现。资本的压迫和剥削不再仅是瞄准了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而是企图侵占人的整个生命时间

范畴。 
最后，资本主体对作为生命体的人的生存空间的蚕食。空间是人的生命活动形式，不断扩大现有的

生存空间得以丰富生命活动的开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空间只是服从资本逻辑的劳动场所。

人长期局限于工厂或写字楼的空间范围之中，形成“劳动场所–生活场所”两点一线的固定活动轨迹。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曾详细记录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居住空间的悲惨境况，基本的卫生健康、伦理道

德都无法得到正常保障。空间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影响致使“贫穷”代代相际。人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深

深地打上“资本”的烙印，空间的属人性被消解了。 

3.3. 主体意识危机：资本主体的隐性规训方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更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相互作用、共

同发展的过程。意识形态的运行是资本主体隐性规训的方式，通过宣扬和建造平等自由的社会表象，使

绝大部分人成为归顺的存在。 
首先，资本主体以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观念粉饰社会物化的实质，个体面临主体意识丧失的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宣扬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克服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人普遍以个体身份存在于社会；经

济领域的商品交换活动也应验了人与人之间以平等地位和自主状态开展交易。但是，卢卡奇揭示了实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

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6]”。当劳动产品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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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成为商品时，就意味着人类劳动取得了等同的价值对象性的物的形式。人与人之间劳动的交换关系

被蒙上了“物”的神秘面纱，仿佛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是独立于人的、商品自行主导的一场交换。拜

物教的物质观念成为了社会关系的主导理念，普通个体深陷复杂的物相漩涡，在物化现象中逐渐形成的

物化意识将主体的人推向主体危机中心。 
其次，资本主体以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观念调和阶级对立，个体面临革命意识丧失的危机。自由平

等是资产阶级鼓吹的现代社会理想状态的政治口号，亦是用来调和阶级意识矛盾的工具。从封建社会进

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对于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面临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还很混沌，如恩格斯在

对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中提到，“如果能够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

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7]。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意识形态谎言拉拢工人阶级，和

气地抛开阶级矛盾，温柔地调和阶级利益。与此同时，尚未形成彻底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在稍有一点好

处和安逸的糖衣炮弹攻击下就缴械投降，盲目轻信资产阶级并深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漩涡，屈服于统治，

将无产阶级推向革命主体的边缘。 
最后，资本主体以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观念正在对个体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统治。在世俗化过

程中，抽象统治并没有随之结束。丧失批判的精神内核的理性神话，联合资本以同一性原则对他者进行

思维与现实层面的抽象统治。这种同一性观念压制着人们原本存有的批判性思维，使之成为肯定性思维

的单向度的人。一味地接受现实、潜移默化地屈从现实的后果就是思想的空间被拉到同现实同一水平的

位置，“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8]。消磨了个体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同时也磨灭了人的丰富个性。生活方式、需求爱好以及价值意识的同质化，每个人如同工厂流水

线上按照特定标准加工出来的产品，作为人的丰富的个性差异消失了。 

4. 共产主义愿景：资本主体的终结与人的解放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称为“人类史前时期”，是由于这段时期的非主体性因素颠

倒地居于主导地位，而人在其对象性活动中以不同形式发生和存在着“物役性”的历史现象。这是一切

史前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狭隘性和历史性。与同时期哲学家的批判相比，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将形而上学批判统一于资本批判，并最终诉诸于革命的实践。换言之，批判

的根本目的是建构，建构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在那里，将实现人的主体性重建与人的

全面解放。 

4.1. 主体重塑：现实困境中人的主体意识觉醒 

当资本压迫与剥削到达一定限度、社会两极分化的鸿沟再无法弥补时，将首先迎来无产阶级与劳动

群众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之伴随的则是，革命阶级的意识觉醒与崛起。 
第一，剥削的加重和生活的苦难激发工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反抗。土地私有化、封建手工

业解体后的流浪时期，统治者和资本家以处罚和立法的方式强迫流民进入工厂手工业劳动。长达几个世

纪的规训后，工人阶级逐渐麻痹在资本统治之下，好像生来就应该如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

受资本家压迫的程度只能是愈发加重，与资产阶级所享有的社会满足程度差距愈发显著、直观。届时仅

仅是基于最直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差异，工人阶级便会开始质疑发问，思考自身的处境。当作为劳动主

体的人的意识逐渐觉醒，日益形成反抗斗争意识，他们便会开始频繁地组织运动以反抗资本过度剥削。

暴力砸碎机器、捣毁工厂的“卢德运动”席卷资本主义各国，且持续了两百多年。这种自发性反抗活动

是意识到作为主体的人的工人阶级表达对现实生活不满、期望改善生存困境的最直接的手段。 
第二，经济斗争的挫败和阶级形势的洞悉激发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意识觉醒与崛起。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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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印出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经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

成了更为完善的浆纱机诞生。工人的反抗事实上促进了机器的改良与大工业的发展，而改良了的机器又

成为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周期性暴动的强有力武器。以经济斗争为目的的运动失败，警

示工人阶级必须以阶级意识洞悉到经济结构的限度，紧张的劳资关系下是阶级利益的摩擦，无产阶级的

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9]。革命斗争的紧迫性唤醒作为革命主体

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将矛头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

基。无产阶级不是天生的革命组织，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过程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的建构过程，

需要阶级意识的觉醒、斗争经验的积累以及科学理论的指导。当工人阶级“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

义应用本身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

[3] (p. 493)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4.2. 动力重塑：资本的自我否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要求在生产量上的扩张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为此它设法延长工人剩余

劳动时间，同时通过改进机器争分夺秒地开展生产。可以预见的事实是，“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

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

分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比例。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内运动”[10]。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趋近于零的趋势下剩余价值递增率只会越来越少。同时，资本的自由竞争会形成不断消除超额利润的

利润平均化趋势。另一方面，资本生产的盲目扩大与资本剥削的程度递增造成商品生产阶段与流通阶段

的脱节，在全社会形成“生产过剩的瘟疫”。当资本能够实现增殖的比例已经很小时，资本似乎也就不

再是资本了；当因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时，资本离彻底消亡也就不远了。资本增殖

的本性最终带来资本自我否定，资本的内在矛盾隐含着最终灭亡的历史结局。 
“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

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 (p. 557)。”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当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丧失了控制社会生产的能力，作为资本的对立面——劳动的无产阶级充分发挥革命的主体

能动性的时机就到来了。社会秩序的核心是国家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统治才是工人运动的根本目

的。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治联盟、无产阶级联盟等组织，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在恰当时

机发动政治革命，用暴力夺取统治政权，打碎旧有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4.3. 社会重塑：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重建个体所有制 

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资本原则的根本目的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从内部解构这个社会的存在

方式，消除资本原则确立的历史根基，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资料的资产者私人占

有，是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强行分离开来的经济体制；是劳动者将劳动力作为商品让渡给资本家后，劳

动产品的所有权就不再是以劳动为基础，而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是资本家可以支配和统治物与

人的资本所有关系。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要求。只有“剥夺利用这种占有

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 (p. 47)，才能真正地消除剥削劳动、奴役他人的现象。 
共产主义社会将重建个体所有制，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一方面，真正实现生产资料

的社会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又重新结合在了一起，从根本上消除了奴役与剥削的可能。另一

方面，切实保护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个人参与劳动后都能占有社会总产品中个人产品的部分是对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体所有制既顺应了生产的社会化事实，又尊重了劳动的历史

主体需求，是完全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经济体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自

由人联合体”将还人真正的独立、自由与平等，复归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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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现代社会资本僭越为主体性存在成为一切存在的原则与意义。马克思最先洞察到资本的虚伪性与自

反性，他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度。资本主体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

产物。资本主体的统治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否定和不断消解，在逐渐去主体化的过程中彻底沦为资本

统治客体。为此，马克思通过对彼时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揭示，批判资本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确立

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愿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理论蕴含重建人之主体与人

类解放的价值取向和终极追求，根本目的是为救赎人类探索一条直抵更完善的社会形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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